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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 序 

这篇《斯人记》，是在我写第一次百万字《春明外史》之后，跟着写

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在北平《世界日报》当编辑，编日刊和晚刊的副刊，

一面编一面写，根本谈不上什么著述，只是想法子填空白而已。既是填

空白，所以驾轻就熟，就挑这种现成的社会材料写，全篇只要打个模糊

的轮廓，以后就可以逐日随意下笔，不费多大手脚。我原序里说：“一

描写社会琐事，以博朋友笑谑”，那倒是不折不扣的真话。其实更坦白

的说一句，就是偷懒。 

这种社会章回小说，从最远说，应该是以《儒林外史》为始祖。满

清末年，这类作品，风行一时，直到“五·四”前后，其风未戢，我必

须承认，是受了这个影响，并承袭了这个作风。这种作风，最崇高的境

界，是暴露黑暗，意义是消极的，若以近代评衡文字的目光来看，殊不

能达到建设或革命的目的。我的《春明外史》，和这篇《斯人记》，以及

《春明新史》、《新斩鬼传》，甚至最近所作的《牛马走》等篇，都走的

是这一条路。我并不是孜孜不倦，好走这一条路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取巧

与偷懒。为什么取巧与偷懒呢？因为一般作编的人所写的小说，是没有

稿费的（此说以往，现在有点■■，不是腾出另一番工夫来作小说，作

小说的工夫，■■■编稿子里面，他只有图个大体上说得过去，就这样

交卷了。 

但我一部分小说，虽走的是这一条路，而生活的反映及环境的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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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下，作风又略有分别。例如《春明外史》，多少可以写点北京政府

的丑态。而《斯人记》就不然，那时所描写的社会，依然是北方政治黑

暗的年月，新闻记者，随时有遭祸害的可能。我只能写我的朋友，以及

我朋友之朋友的故事，俾使大家看了，“以资笑谑”而已。 

这篇《斯人记》开始写的日子我已记不清楚。报上登载约两年多。

结束以后，我也就算了。后来到了二十五年，我在南京办《南京人报》，

社中朋友，怂恿我印单行本。好在自己有印刷，自己有纸，并不费事，

我就印了三千本，分送朋友和《南京人报》的读者，还是“以资笑谑”

的意味。去年《万象周刊》社，向我商量，翻印这本书，这倒也无所谓，

人事的延误，很久没有出书。最近百新书店，在西安买到一部署名我作

的《京尘影事》，是沦陷区书商盗印的，拿来我看，也要我出书，我哪

里作过这部书，很疑惑。及至打开来一看，就是把《斯人记》割裂改名

出版的。一经割裂，自然是更不成样子，大令我啼笑皆非。他们就说了，

与其让人出改装品，你何不把真的拿出来，多少减却你一点盛德之累。

我想，盛德是谈不上的，我向来看我是个起码文人。拿真的出来，自然

是可以，还是“以资笑谑吧”！这是这书后方重版之由来。 

此外，我有点感想。我校阅原书一遍，我回想在当年北京政府之下，

何以首善之区，生活是这样糜烂，连我自己在内■也没有一丝一毫振作

的精神，所谓朋友，所谓朋友之朋■■■不是大夫阶级，却是士的阶级。

中国立国的精神，■■■■■气，《斯人记》对北平士气，虽未完全描

写出来，大概只有很少数是例外。大部分士，只是捧戏子逛窑子酒食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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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。上焉者，也不过逛公园喝茶，弄弄风月文艺，而娼家和大鼓娘之类，

却成了社会趣味的中心，在这一个角度去看政治，那真是中国不亡，是

无天理。 

这里面所写的朋友，朋友之朋友，不用说，继续糜烂下去的，自然，

到了今日，成了沦陷区的人渣。但也不少经过一番磨炼，幡然觉悟的，

于今在前方与后方，都对抗战有所尽力。那些人渣，值不得提。这本书，

或者有人看到，觉得我也在这种环境下混过，那末，这滋味是不堪回忆

了的。我们一同忏悔吧！ 

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序于重庆南温泉 

张恨水 

本书发端江亭秋 

（生侧帽青衫）诗云：“风定雁行收，云高淡欲流，寒园三日别，落

木一城秋。”小生，姓梁名雪崖，别字寒山。生长绿杨洲下，家住黄叶

村边。就传书剑，鲤庭忆问对之年。身似梧桐，风尘倦轮蹄之影。江南

久别，燕北羁留，说不上什么落拓江湖，实在也就难传楮墨。只因幼耽

吟咏，略谙词章，因此寄居春明，砚田自给。任空四壁，相如原自无家，

便隐三年，祢衡终算有刺。好在小生鹪鹩之志，不求高枝，晏鼠之谋，

不过一饱。因是笔头所入，除供奉甘旨而外，他无足念。不过文人结习

之未忘，牢骚每形于言外，忍俊不禁，发为韵语。此间二三文人，有意

推袁，逢人说项，居然以诗人二字相赠。愧不敢当，私还自慰。可怪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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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道青衫薄福，尽有红粉怜才，许多咏絮名姝，愿作随园弟子。只是未

脱青衫，犹摩黄卷，何曾我老，敢谢人师。其中只张梅仙女士，真诚知

己，绝异俗人，不畏瓜李之嫌，竟订金兰之契。两岁以来，游屐不断，

诗钵频催。岂是客里奇逢，也算人生清福了。 

〔南南吕一剪梅〕莫问青衫旧酒痕，春也愁人，秋也愁人，可怜知

己属倾城，风絮前因，花月前身。今日天色晴朗，秋气扑人。恰好万姓

腾欢，又是双佳节。梅仙也曾有约，命我在中山公园相候。来此已是格

言亭，还不见梅仙到来，且上亭子去，看一看古哲格言，聊以消遣。 

（旦刷鬓浓装上）诗云：“不见诗消息，黄花开也迟， 

两眉秋意绪，除是故人知。”奴，张梅仙。海外飘鸿，人前孤鹤。全

家抱端木之遗风，独我留春水之词裔。因是不辞飘泊，就学旧都，尚甘

寂寥，未联新雨。一腔女儿幽怨，只在心中。十分游子情怀，还绕膝下。

咳！也是我未能免俗，终日情痴。曾因读江南梁寒山之大作，引为神交。

偶寄诗简，便成知己。只是吾人不生有情之天。各抱难言之隐。半作师

生，谊联手足。所幸梁兄虽似槁木死灰，而却循循善诱，岂惟不愧屋漏，

犹能借助他山，佩感之余，情好弥笃。今因国庆，各有一日余暇。我知

梁兄身家不遇，事业全灰，每遇佳节，更增烦恼。特约其同上江亭，藉

忘忧闷。我一个女儿家，对此环境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如此。你看，梁兄

徘徊亭上，已自候我多时了。 

一点秋心半未明，道是无情，正是多情。相逢一样说飘零，爱也何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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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，怜也何能? 

（旦微笑介）梁兄久候了。（生）梅仙，我怕你读书甚勤，要爽约哩。

（旦指石柱格言介）梁兄，你看那上面的格言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

立。（生）前言戏之耳。今天天安门庆祝大会，万人空巷，此间相去咫

尺，你看人山人海，热闹过甚，不是我们清谈之所。（旦）我倒早有个

计划了，际此天高气清，何不到陶然亭去一游。（生）那地方只是一片

荒地，几间破庙，有什么可游之处？（旦）现在时已暮秋，那万顷寒芦，

必已飞花作絮，当然有一派情趣。我们只图耳根清净，痛快一谈，管他

什么破庙。（生笑介）只卿才是解人。（旦微笑）余子何堪共语？（生旦

同行介，绕场复上。）（生）梅仙，你看，一带古城，双株残柳，好不清

凉也。 

〔绣带儿〕长空里几行雁影，残秋画出归程。孤城下几个荒亭，寒

林处几处低坟，凄清。 

（旦）不要说那种颓丧的话，不要作那种颓丧的思想。梁兄，你看

哪： 

〔太师引〕万顷黄芦连小径，却斜掩白杨半层。风初定，都无市声，

是何处幕笳突起孤城？ 

（旦）情景是萧疏之极了。这一片军号之声，好不令人心弦震荡也！ 

〔懒画眉〕地僻途荒没人行，怎奈秋声到处听，心中兀自吃虚惊。

将一片幽心幻此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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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生）梅仙，你为何恁地慢？（旦笑介）这个地方，冷清清的，四

顾无人，遍地荒冢，我有些胆怯。（生叹介）你不见古人有叹骷之篇，

秋坟之咏吗？你我现在怕坟，终久也是坟中之人哪。 

〔缄缄箱〕你休为鬼境锁眉颦，我却爱凄凉风景。把凄凉今日消磨

惯，到来日凄凉看得轻。君须省，只这万家宫阙，常变作一片秋坟。 

（旦笑介）梁兄言之诚是，我心地坦然了。这里万芦成海，一径通

幽，我们就此慢慢行去。（旦指点介）行行，四边人静。吹芦花作雪，

飞去无形。 

（生）梅仙你不愧是春水后人，形容得出。（旦微笑，仍指点介）那

地方。 

〔前腔〕重楼半隐，环绕着白粉墙平。 

（生）那就是陶然亭了。（旦）啊！亭亭，一丛乱树对人青。（生）

那一丛乱树，便是香冢与鹦鹉冢了。（旦）哎！不过黄土墩上瓦砾场中，

两幢断碑，何以负这样的盛名？宇宙之间，凡事有幸有不幸哩。（旦一

手支颐，一手抚胸，痴立介）。（生）梅仙你为何静立不语，莫非想得什

么佳句么？（旦良久不语介，长叹介）我的感触良深呀。对此蔓草萦骨，

拱木敛魂啊！ 

〔春窗绣〕〔宜春令〕芳心里相思一寸，变作了昆池底万年灰烬。梁

兄呀！ 

〔锁窗寒〕我比方这秋柳精神，对残照西风也断魂，甚心思，打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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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野马诗情，最可怜一对凄凉人影。更那堪形之吟咏。〔绣衣郎〕思沉

沉，只无言有恨。思沉沉，只无言有恨。（生）虽然，如此沉思，必然

有动于中。（旦）我想这香冢与鹦鹉冢，不过几捧残花，一只哀鸟，大

千世界之中，类此不幸之事，知有多少。他们都湮没无闻，与草木同窗，

倒不如此花此鸟，各有千秋。他人不说，就以我所知的两个人而论，他

的事迹，恰是可泣可歌，有声有色。而且他们所作的事，其时其地，却

与这两冢有关。百年之后，人只知有香冢鹦鹉冢，谁知道这一对痴男怨

女呢？由此说来，人生有幸有不幸也。（生）梅仙所说，是哪一个？（旦）

这一对人吗？他以不是因缘，自隐名姓。只因相识奈何天中，吊古陶然

亭畔，无限伤心，不能干泪。握手痛哭之余，彼此竟牺牲一切，站立在

这冢上，定了婚约，换了戒指。这男的原是出山之水，这女的便成沾絮

之泥。这种婚姻，不甚光明，已觉痛苦。偏又周郎命短，凤不双飞，倩

女魂销，草成独活。（生）言之倒也可怜，定情之处甚多，订婚何必在

此？这二人未免自坏吉兆了。（旦）他们本是一对伤心人，其情恍惚

你⋯⋯ 

（旦凄然不语介）（生强笑介）未坠杞人之天，莫垂楚囚之泣。那西

向一痕青影，几点荒烟，正是城外的西山，且上陶然亭去。 

（僧迎上介）壁破芦萧补，楼空蝙蝠飞。二位游客到了。（生）你看，

一座名胜之地，只是满处尘埃，一廊败叶，萧条之极了。可有休息之处？

（僧推客室门介，生拂袖介）这一阵阴晦之气，已是难忍。（旦）这佛

堂之后，有一带走廊，下临芦塘，远望西山，不如到那边去吧。（行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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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设旧椅桌茶具介，生旦同坐介）（生）这芦塘远处，几点杨柳人家，

倒也有些兴趣。 

〔大胜乐〕远遥遥烟雾笼晴，有还无西山影。石栏杆外天涯近。我

这里依栏闲眺呵。他只是 

〔节节高〕心头闷。笑又颦，行还定。七分端庄三分俊，支颐闲让

风吹鬓。相看无言向斜阳，这般憔悴人难忍。梅仙，你是一个新时代的

女子，为什么有这样工愁善病的状态。（旦微笑介）此全因梁兄不好，

既然知道我容易触景生情，何不反对我游览江亭的提议。（生笑介）提

议者责人，附和者有罪吗？（旦笑介）只是徒唤奈何，爰必强为欢笑。

（生平视笑介）梅仙，此情此地，我忽忆一事。友人张恨水，他所作之

《春明外史》，中有一回，记的是“曲槛喜相逢烹茶享客”，正是一男一

女，在陶然亭雅集。那女的名李冬青，与君十分相似，只是一个如索李

春芳，一个如丹梅冬艳，微有不同。（旦拂衣笑介）兄对我身蔽绮维，

有微词乎？我以为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，还不失为率直。李冬青落落孤芳，

亭亭净植，我哪比得上。只是我不愿梁兄学那豪气消沉，清才抑郁的杨

杏园。（旦拈巾低头，低语介）不得缔此世之良缘，爰枉作来生之幻梦。

（生）梅仙，你怕我步杏园后尘，不免短命吗？其实他成为街谈巷语之

资，博得后人不少同情之泪。我们二人，纵相守一天，也不过腐同草木。

（旦）闻张君近又有长篇小说问世，兄既系彼友人，彼或拉我作为陪客，

亦未可知。（生）闻他新作，要写若干对神仙眷属，美满姻缘，尔我败

兴之人，未必可入风流之队。（旦）《春明外史》，又何尝不是悲剧？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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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东瓯令〕相思债，泪珠情，写出文章才当真。虽然难铲山般恨，

不坠入风流阵，你且把此情诉与后来人。 

〔金莲子〕纵道我是酸丁，得人家道句可怜生。（生笑介）果然如此，

倒不妨请他将你我写上书去。现在暮霭横天，昏鸦投林，我们可以回去。

顺道一访张君，介绍与君相见，尊意如何？（旦）使得，行者。 

〔余音〕一刹那，黄昏近，凄然掩袂下江亭，与君且去访这位久客

春明的恨水生。 

（生付香金介，僧送介，生旦行下场介。） 

生如此清游也可怜。  旦归来两袖带寒烟。 

生诗心十日情无尽。  旦犹绕芦亭夕照边。 

 

第一回  生女别妍媸疗贫学曲  得人在妩媚送笑登龙 

却说中国人的思想，向来是是古而非今，以为五帝时代不如三皇。

夏商周三朝，不如唐虞。唐宋元明，不如汉晋。甚至降到清末，以为咸

同时代的人，不如乾嘉；光宣时代的人，又不如咸同。像这样一步一步

退下去，千万年后，不知道中国人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了。这话可又说回

来了，这种思想，却也不能说他毫无根据。有人说，民国八九年的北京

看到民国二三年是唐虞之世。到了民国十六七年，看民国八九年的北京，

又是唐虞之世。然则社会上的现状，是一步一步后退的，岂不显然？诸

君莫说这是笑话，本来稗官小说，也就卑之毋甚高论。在我动笔时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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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已是北平，都城南迁了。回想当年，真和现在有许多不同的地方。

本来国家迁都，自有他的大道理，吾挤小民，何必置什么末议。不过一

个人目睹沧桑，这荆棘铜驼之感，是少不了的。加上我的朋友，和我朋

友的朋友，他们在这几年之中，或兴或衰，或留或走，也就极苍狗白云

变幻之态了。我们怎能无动于衷？世界上的文字，本来就不必到一种特

异地方去寻材料，只要说得尽情，言之成理，自然成章。况且小说一道，

本来是街头巷尾之谈，那种材料更是俯拾即是。所以这一部小说不必装

腔作势，说什么有托而述。也不必说楼阁凭空，全是杜撰。不过把斯人

耳闻目睹的事，似乎可资玩味与谈助的，随便记将下来，文字里面，加

些小说匠固有的点缀，作为长篇小说。所以老老实实，就名他为《斯人

记》。《斯人记》云者，一可说是斯人所记。二可说是把斯人事记将下来。

若说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作者斯记，有独清独醒之感。则吾岂敢？

那倒不如说是死人所记为得了。闲话说了半天，我这一点感想，却从何

而起？我记得古人有两句诗：“溪边多少如花女，头白溪头尚浣纱”。这

正是说，人生有幸有不幸。而我所忽然感到的，就是有两个女子，同时

学艺，一个升天，一个坠地。足以代表一部书上人物的缩影，不如就把

她请来，作一个开场人物。而且她关系半部莺花，一朝声色，倒也不愧

作一个说部先锋。若论这个人是谁，在若干年前，她不过是十六七岁的

小家碧玉。她是旗人，父亲姓个寿字。自个儿小名菊儿，一直到十五岁，

依然是这样叫着。可是父母不和，打了一场官司。不知如何，她父亲是

大输特输，判了永远监禁，小菊就跟着母亲过活了。她母亲是个能干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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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向带着三分男性。满胡同里都叫她一声寿二爷。寿二爷除了丈夫，只

有一个独生女儿。过起日子来，未免显着枯寂，而且先是一点进项没有。

到后来有一个好街坊，倒和她很好，就在一处合作寻生活。这人姓牛，

单名一个贵字，人称牛大爷。牛大爷是个白肉胖子，银盆一张大脸，只

因为脸上肉太多，向上一拥，把眼睛的眶子挤小了，只剩得一条缝。他

脑袋后面，比脸上的肉更多，在后脑勺子下，涌出一大撮肉。一层一层

的叠将起来，像半个葫芦一般。他前后有这两块肉一挤，脑袋上万万生

不住头发，就秃着一颗脑袋，由此一来，人家又给他起诨号了，背后叫

他大秃牛。大秃牛是个混混，前前后后，几条胡同，没有不认识他的，

这胡同里要发生什么小事，他一拍大腿从中一劝说，大概就可了结。寿

二爷因为他这一点，觉得他够朋友，就和他联合一处，开了一座洗衣房。

另外请了一个教戏的给菊儿教戏，两家三口人过日子，虽然苦一点，究

竟也有个办法了。这个教戏的叫短腿李。原是个唱青衣的戏子，只因扮

相不好，唱不红。到了中年，索性倒了嗓子，不能登台，于是就以教戏

为生。这一条西城根胡同里，他教了两个女徒弟，一个是菊儿，一个是

吕家大妞儿。不知不觉教了八个月，就送她两个人到天桥小戏园子去登

台。先是充些零碎，后来有点舞台经验了，菊儿改名芳芝仙，大妞儿改

名吕芝仙，唱正式的角儿。唱了两个月，芳芝仙大红特红，由开锣戏改

到唱压轴子。吕芝仙却还是唱前几出戏。有一天散了戏，两个芝仙同坐

了一辆人力车回来。到了寿二爷洗衣房门口刚刚下车，却碰到吕芝仙的

母亲，在油盐店里买东西回来。她母亲吕大娘怒从心起，因冲着芳芝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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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面子，又不好骂，勉强笑道：“哟！孩子，你拿多少戏份了？又坐洋

车回来。”芳芝仙在身上一掏，掏出十几个铜子，给了车钱，就回过脸

来，笑着对她道：“大婶，你别怪大姐了，她原不肯坐车，是我请她的。”

在她们这样说话时，寿二爷听了便赶出门来了，大妞妈一看寿二爷，头

上梳着一个钻天旗人髻，倒有两绺头发分披到耳鬓边。身上穿了一件蓝

布大长袍，两只衫袖，各卷了一角，手上拿了一块盘子大寸来厚的锅饼

咬了几个大缺口，嘴里还是鼓起咀嚼着。彼此一见，远远的各蹲了两蹲，

请了个半截儿安。寿二爷笑道：“大姐，家里坐一会喝碗水去。”大妞妈

道：“我正有几句话和你谈，坐一会儿吧。”于是寿二爷领头，将大妞妈

引到屋子里去坐。两个姑娘，也都跟进来了。 

寿二爷一看大妞妈，放下的菜筐子，里面有一个纸口袋，盛着一袋

杂合面，另外一只粗饭碗，盛一点子香油，筐子上横搁着一大把二尺来

长的老菠菜。寿二爷一见，笑道：“大姐，你真会过日子啊。”大妞妈道：

“这有什么法子呢？你瞧，他爸爸到张家口去了，是两三个月不给家里

来信。我们这丫头和你家姑娘一块儿学戏。你姑娘学多少了，他还是这

两手。这就全靠她，每天拿五十个子儿的戏份，房钱该下两个月来，房

东直催。这年头儿，吃什么都涨钱。杂合面，今天又涨上一个子儿。吃

什么也吃不起了。这要不省一点，怎么办啦。前几个日子，为了会钱，

到处抓不着，把一件大棉袄当了。我想写一两银子，打算除了一块钱会

钱，还剩两钱使。可是当铺里，凭你怎么说，就只肯写八钱。刚刚是够

那注会份儿。我就怕当当，这个日子用得痛快不是？下年一刮大北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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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瞧，这就够着急。”寿二爷放了那锅饼，将手在大腿上一拍，说道：

“你这话一点儿不错，我只要能对付过去，就不敢当当。”大妞妈道：

“老姐姐，你这日子就好过了，不说别的，就靠大姑娘这戏份，每天二

十吊钱，你就够花的。合着现在洋钱的市价，这也就够三四十块钱一个

月了。将来再有机会，到大戏馆子里一露，凭她这个扮相儿唱工儿，准

红得起来。一月不定挣个三百五百的。我这丫头可就差得远着啦。”说

毕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干脆是没有指望。”寿二爷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你们

大姑娘，不要唱青衣，改唱衫子吧。现在唱衫子唱得好，比唱青衣还容

易红。”大妞妈道：“除非是那么着。我想她师傅来了，求你给提一提。”

寿二爷一面说着话一面提开水，沏上一壶茶。放到桌上来，斟了一杯，

放到大妞妈面前说道：“这不是末子，是二百一包的，你喝一杯。大妞

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笑道：“是好的，不错。不瞒你说，这一阵子我

因为给人家作一点，晚上老是熬一个大半夜。据人说喝点茶，可以不打

瞌睡，所以常常买三百一包，二百一包的，到了晚上自己沏着喝。这真

不假，喝下去，就不要睡。”寿二爷道：“大姐，您可别这样，现在你勉

强的做，就这样过去了，病根可种在身上。将来上了一点儿年纪，全发

出来，您可招架不住。”大妞妈道：“我哪里不知道，可是要不这样，现

在就没有日子过。”说毕，不住叹气。寿二爷道：“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

你那份苦日子，我也知道。今儿个下午李师傅要是来了，我给他提一声

儿，把《乌龙院》《翠屏山》《双摇会》这些戏，先教给你姑娘，这样的

戏，只要肯卖力，总可讨好的。”大妞妈站起来提了菜筐子，口里说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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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费您心了，将来我再谢你。家里还扔下一个小的，只嚷饿啦，明儿再

来坐吧。”说毕，和吕芝仙一块儿回家去了。芳芝仙见没有了人，这才

笑道：“妈，我上回不是告诉你，有一个姓刘的捧我吗？今日我没上戏

馆子的时候，到九岁红家里去了一趟，可就碰着了他，他死七八赖，一

定要请我今儿个去吃馆子。我听人说，他当过大兵，我可不敢去。”寿

二爷道：“当大兵的怎么样，他不是人吗？这人捧得很久，请你吃饭，

去一趟也不要紧。他真要能花钱，就让他到咱们家来坐。我们要人捧，

想尽挑小白脸，那可不成。”芳芝仙一噘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。只要捧

过我的，我是满应酬，没有不理的，若是不理会，我现在哪会唱得这样

红。”寿二爷道：“在天桥唱戏，红一辈子也是枉然。你师傅给我提好几

次了，说是游戏场的坤戏班子，还要添一个青衣，可以想法子把你介绍

过去。我是催了好几回了，他老是说不忙，我又不好老逼着他。今天他

来了，你自己对他说说看。”芳芝仙道：“要好大家好，这有什么怕说的

呢？今天他来了，我和他说，保管有几分成功。”寿二爷笑道：“你瞧，

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”风门一拉，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头戴青布

小瓜皮帽，结着樱桃大的红疙疸，耳朵上夹了大半根烟卷，满脸黄黝，

配了短胡桩子。身上灰布夹袍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斑点。外套一件青布夹

马褂，由青转成了焦黄色，倒是袖口上有两处地方，放出一片油亮。他

提着个蓝布胡琴袋，走了进来笑道：“怎么提上我了？”这人就是那教

戏的短腿李。寿二爷道：“您来得正好，刚沏的茶，喝一杯吧。”于是芳

芝仙就倒了一杯茶，递给短腿李。他笑道：“你们不用说，有什么事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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